
香港足球之二──班霸南華  
 

何志平  
 
  本文見刊之日，世界盃八強已相繼產生，這個時候，球迷所關心的，

是究竟哪四隊會成為四強？巴西能否大熱勝出，六奪世界盃？這時跟大家

談因為成績差而降班、但獲足總留班的南華，以及香港足運的發展，似乎

有點不合時宜，但沒有南華，便沒有一代一代薪火相傳的球迷，由我們的

阿爺、阿爸，到我們的子女。  
 
  談香港足球發展，不得不提到南華，就好像講到巴西，人們一定記得

有一個叫比利的人，儘管當今細哨紅遍全球，沒有比利，森巴足球便會黯

然失色，沒有精彩的森巴足球，世界盃真的還這麼吸引嗎？  
 
南華遠征菲律賓  
 
  香港的足運曾經威過一時，但有多威，則一定要由南華講起。一八四

一年英國佔領香港初期，當時的駐港英國炮兵和皇家海軍，常常以踢足球

為樂，足球運動得以引入香港，但只限於是洋人的玩意。至於首次有華人

參與的球賽，是在一九零五年的校際錦標賽。參賽的學校有皇仁、聖士提

反、拔萃及聖約瑟等。三年後，以莫慶為首的華人學生，組成了香港第一

支華人球會──南華足球會，成為本地華人足球隊先驅。  
 
  一九一一年，南京舉行全國運動大會，賽事只有田徑及足球。當時中

國分為五個區，每區派一支足球隊參賽。那個時候，華南地區並無足球隊，

於是在香港揀卒，全華班的南華自然成為代表，並勇奪冠軍。一九一三年，

南華代表中國出征，參加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

參賽國家只有中、日、菲三個。當時香港對外交通以海路為主，南華在舟

車勞頓暈船浪的影響之下，球員未能發揮水準，結果以二比一敗給主隊菲

律賓。  
 
  一九一五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南華代表國家出戰，果

真是冤家路窄，決賽竟是兩年前的翻版，由中國對菲律賓。今次在自己地

頭，南華報卻一戰之仇，挫敗菲國。一九二三年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在

日本大阪舉行，負責帶隊出征的，正是有「香港球王」美譽的李惠堂。其

後在不少國際賽中，表現十分出色。  

 

  當時的南華可謂粒粒皆星， 為老一輩球迷所認識的，是「香港之寶」

姚卓然、「肥油」何祥友，以及腳法上乘的莫振華。在一九五四年於馬尼拉



舉行的第二屆亞運會，卻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事緣當年的香港足總並未加

入國際足協，不可以參賽，而台灣有權參賽，卻沒有球員。有部分香港球

員以台灣代表名義參賽，但在賽前一個月，香港足總被接納參賽，於是出

現一個特別的情況，就是香港球員分別代表台灣及香港，在球場上對陣，

一隊是「國腳」，一隊是港腳，結果打平手，和氣收場。畢竟彼此都是自己

人，以和為貴嘛。  

 

港腳打「國腳」  

 

  賽後回港，兩隊打了一場友誼賽，賽果是二比二打和，始終分不出勝

負來。以南華球員為骨幹的香港隊，在一九六零年更上一層樓，入到奧運

會決賽週，而足球運動亦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將足運推向高峰。  

 

  一九六五年，電視台與香港足總達成協議，轉播足球比賽，令球賽透

過電視，傳到千千萬萬個家庭裏面，令更多人認識足球，培育更多年輕的

球迷。球迷多了，創造了商機，一九六八年，香港足球由業餘轉為職業化，

球會可以請外援，令球壇出現華洋雜處，百家爭鳴的全盛時期。  

 

  第一代外援不多，以下三個可以說是代表人物，他們是綽號「耶穌」

的居里、「大水牛」華德，這兩個都是打中鋒及翼鋒，另一名就是打後衞的

安德遜。第一個引入外援的人是畢特利，他是流浪足球隊的班主，這三名

外援當然是替流浪效力，由於畢特利勇於創新，喜培育新人，現時名字仍

響噹噹的郭家明，還有七十年代無人不識的「馬毛」鄧鴻昌，都是流浪出

身的。  

 

外援始祖畢特利  

 

  郭家明 擅長是推波落底線後斬中，還有開角球也有一手，十居其九

可以開到貼門而落，嚇到龍門捏一把汗。當時流浪的球迷以後生仔佔多，

那個年代，英國曼聯出了個非常好波的前鋒佐治．貝斯，不少流浪球迷稱

鄧鴻昌為「東方佐治．貝斯」，可見其腳法是何等之佳。至於往後的外援，

已不限於紅鬚綠眼的洋人，出名的有前大馬國家隊鋼門仇志強，及份屬其

同鄉的後衞古廉權等。  

 

  在這些外援中，不少退休後仍留在香港發展，古廉權做球隊教練，居

里則當了啤酒廠高層。有一點並非一般球迷知道的，就是當年一班流浪球

員，合資在九龍塘開了一間名為「流浪星」的酒吧，英文名字為 Ranger Star，
意即是流浪隊的球星。時移勢易，股東退的退，現時「流浪星」仍在，但

已變了卡拉 OK 酒廊，老闆已換了別人。  



 
  一九八五年，是香港足球 高峰的時期，當年世界盃外圍賽香港對中

國，在一致不被睇好的情況下，香港竟然贏波，當然，港隊到了這個階段

也是「行人止步」，但這又有甚麼關係，正如四年前南韓打入世界盃四強，

對他們來說，已經成了造歷史的人，自己也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得不得到

冠軍，已經不再重要。  

 


